
红亮的残烛
——记光辉机械厂职工教师校春 炳

今年 已五十多岁 的
西安光辉机械厂教师校
春炳 ，由 于多年政 治 上
的磨难 ，生 活 上 的 困
顿，身体十分赢弱 ，患有
肠胃炎、肝硬化等 多 种
疾病 ，他把 自 己称作 “残
烛”。但就是这支残损的 蜡烛 ，靠着 自
己不息的 燃烧 ，划破一些青 工眼前愚昧
的云翳 ，给 他们的 心灵注入知识的 甘 泉

一九八 一年 ，有 个瘦弱 、驼 背的 人
来到光辉机械厂 ，拿 出 他的 大学毕 业证
和工会 会员证 ，要求 复职 。人们 谁 也记 不
清他了 ，查 了 半天 ，才知道 他原来 是一九
五四 年大学 毕 业 后 分 到本厂 搞职工教育
的教师校春炳。因 为家庭成 份高 ，又 爱
对不正 确 的 东西 提个批 评意见 ，政治 上
受到排挤 ，六 十 年代 初 ，被下放到原籍
河南农村 参 加农 业生产劳 动 。文化大革
命开始 后 ，又 被 当 成 地主狗 崽 子 饱受 凌
辱，衣食不 得温饱 。政治 上 的 迫 害 打
击，经 济上的 困 顿 ，使 他病魔缠 身 ，早
生华发 ，不 到 五 十 岁 的 人 ，却象 个 六 十
多岁 的 老 头 子 ……

工作人 员 接 待 了 他 ，想给 他安排 一
个舒适的工作 ，可 是 ，老 校 没有 让苦痛
吞蚀 掉 为党 为 人 民 奋发工作的热 望 ，他

真挚 地说：“我还是干我那职工 教学工
作吧！”

老校上任 了 ，开始厂里 办 的 职 工
文化 补 习 班，并没有引 起 普 遍 重视 ，
车间 尽把 一些难管理的 捣蛋 鬼 送 去 充
数。这些人上课不 是抽 烟 磕 瓜 子 ，就
是大声吵 闹 。老校没有嫌弃这些学 员 。
他逐 个地找 学员 谈心 ，耐心做说服教育
工作。开始 ，那帮 青 工讨厌他 ，给他起 了
个外 号 叫 “讨人嫌”，避而不见。老校不
气馁 ，一次找不到 ，就找 两 次、三次；白
天找 不 到 ，就晚上去找。一 个 月 过 去
后，爱捣 乱的 青 工 变了 ，他们上课静心听
讲。还 说：“是校老师 讲的道理和他诲
人不 倦的 精 神感动 了我们。”

职工学校 学生的 文化程度 不象正规
学校那 么齐整。同一个补习 班的 学员 ，有
的水平 不 到小 学三年级 ，有的考大学只
差几分。老校为 了使这些在文化大革命
浩劫 中 渡 过中 ，小学时期的 年轻人 ，能
增长 一些文 化知识 ，他总是认真备 课 ，

兼顾两 头。他还经常给
厂里有特殊需 要的 职工
补课。幼儿 园有个女会
计，由 于文化基础差 ，
工作很吃 力 。老 校 知
道后 ，每周 就抽 出 几个
钟头给她补 习 财 务 知

识，使她很快胜任 了工作。该厂工会有个
干部 ，想报考省工运 学 院，但数学知 识极
差，求 教于老校 ，老校便天天给他补 习 ，
从初中 一年级的 数学一直补 习 到高 中 三年
级数学 ，今年八月 ，这个干部 以优 良成绩
考入 了工运 学 院。

一个 身体健壮的 人 ，在讲 台上讲一天
课，只休息 四 、五个小 时 ，会怎 么样呢 ？
而对患有肠 胃病、肝硬化的老校来 说，又
会怎 么样呢？老校这样 说：“我 已是个年
过‘知命’的 人 了 ，只 有把一天 当 两天 ，
才行啊！”

近一两 年来 ，老校的肝硬化病急剧恶
化，一叶肝脏 已全部硬化，医生 多 次 要 他
住院治疗 ，他都拒绝 了。今 年的 一天 ，他
发高烧 到三十九度六 ，躺在床上坐都坐不
起来 ，但上课的 时间 到了 ，他仍爬起来 ，
一路扶树靠墙 ，步履蹒跚地走 到教室。学
员们 听着 他颤声的 讲解 ，很 多 人感动得热
泪盈眶。他们 说：“校老师 为 了我们 ，真
是呕心沥血啊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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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 ，笔 者 在 一 服
装店 里 目 睹一 位 顾 客 买 衣
服。他一会 儿 要 这样 款 式
的，一 会 儿 又 要 另 一 种
款式 的 ，一会 儿 要 蓝 色

的，一 会 儿 又 要灰 色 的 、铁灰 色 的 ，挑

来拣去 ，莫 衷一 是 ，耽误 了 二 十 来 分 钟
时间 。在 旁 的 其 他 顾 客也 等 得 不 耐 烦
了。营 业 员 说 了 一 句：“今 后 买 东 西请
事先 想 好 ，节 约 时 间。”一 句 话 却 引
起了 这位顾 客 的 无名 之 火：“怎 么 ，你
们不 是 写 着 ‘百 问 不 烦 ，百 拿 不 厌’
吗？这 是 为 人 民服 务 的 态 度？！”说
罢，还 骂 骂 咧 咧地愤 然 而 去……

的确 ，作 为 一 位 顾 客 ，拿 钱 买 东
西，总 想 称 心 如 意 ，这 是人 之常 情 。柜
台里 写 着 “百问 不 烦 ，百 拿 不 厌”，营 业
员自 应尽 力 做 到 ；但 作 为 一 位 顾 客 来说 ，也 不
要在琳琅 满 目 的 货 架 前 无 休 无止 地纠 缠 ，除 非
是傻子 ，绝 对 不 会 要 问 一 百 次 、要 拿一 百 次 的 。
试问 ，如 果接 待 一 位 顾 客二 十 来 分 钟 ，营 业 员
在八 小 时 内 能 够接 待 几 位 顾 客呢 ？

我们 每 位 公 民既 是 服 务 者 ，又 是 服 务 的 对
象。营 业 员 要尊 重顾 客 ，欢 迎顾 客 光 临 ；顾 客
也不 要 对 营 业 员 作 非 份 的 苛 求 ，要尊 重 其 辛 勤
劳动 。

简讯

西安 微 波 设 备 厂
安排 有 害 工 种

职工 疗 养

西安微 波 设 备厂 同
省临潼 工 人 疗 养 院 联
系，包定 了 三张 病 床 ，
计划用 三 年 时 间 ，让本
厂从事有 害 工 种的工人
全部 轮休一遍 。

李铁 建　陈 清 华

汉中 邮 电 读 书 演
讲团 巡 回 十 一 县

最近 ，汉 中 地 区 邮
电工会组织 读 书 演 讲

团，到 全 区 十 县一 市 作
巡回 演讲 ，受到职 工的
欢迎 。　明 华　淇 源
渭南 东 风 税 务 所
查处 二 十 多 起

偷漏 税 案
渭南市税 务局 东风

税务所 ，截止九月 底共
查出 各种 偷漏 税 款案 二
十多起。这 些违法单 位
和个人除 补交税款 四 万
三千元外 ，还被 罚 款两
千余元。周 超 义 李 乃 英

国棉 四 厂 奶 牛 场 年
产鲜 奶 三 十 六 万 斤

西北 国棉 四厂食堂
科办起了年产三十六万
斤的 奶牛场 ，不但保 证
了本厂职工 和家属 的 鲜
奶供应 ，还对附 近的 单
位进行零售。李 合 全

建立 五 好 家 庭
活动 咨 询 站
九月 中 旬 ，华山 机

械厂居委会建立 了五好
家庭 活动 咨 询宣 传 站 ，
内容有；如 何 建 立 文
明、健 康 、科学的生 活
方式：如 何创建 “满家
红”家庭
；家事。
家庭 管理
等。
刘天 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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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厂内外

秉公 办事　拒 贿千 元

贩卖 假烟　严惩不贷

▲ 安康铁路分局紫
阳工务段副 段 长 邬 清
芳，经常接待外来包工
的人 员 ，他秉公办事 ，
从不利 用 手 中 权 力 谋

私利 。从八三年 以 来 ，他 先 后 拒 贿
一千五百元 以 及其它物 品 ，受到干 部
和职工的 称赞 。

龚根 予
九月 三十 日 下午 ，在西安儿童医

院住院部西二楼抢救室里 ，一男 子突
然闯 了进来 ，逼一农村妇 女 拿 出 钱
来，吓得这 位妇女不知如 何是 好。正 在
值班的 韩医师闻 讯立 即赶进急救室 ，
将这家伙抓获 ，并扭送医院保卫科。经
查：此人是临潼来的一菜农，曾 先后
六次 在此诈骗 患 者 家长的 钱物。

继峰
▲九月 二 十 四 日 下午 ，我乘公共汽

车路过临潼 ，车刚 进停
车场 ，忽地奔来五 、六个

挎篮卖石榴者 。我邻座一外地人探
囊欲买 。前排一老 者 即予制止 ，言其
曾上 当 。外地人不 以 为 然 ，递下五
角钱，买 了一小塑料袋大约五、六
个石榴 。车启 动后 ，这位买主相继
掰开所 买 石榴 ，果如老者所 言 ，已
经腐烂长毛 。外地人 叫 苦不迭 。

　徐箭 敏
▲九月 二 十五 日 ，一个 自 称是

河南省夏 邑县的 村 民 张 智 ，带 了
“ 凤凰”香烟二百 五 十 条，“牡

丹”烟 四百 条 ，在西安纺织城堡 子
村农 贸市场批零无证销售 ，被 市场
办公室 查处。经鉴定：全 是假冒 商
标的 伪 制 品 。市场办公室 当 场没收
了他的 假货和非法收入，并 给 予
罚款处理。李 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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铁道部 第 一工程公 司三分
区各级工会 ，在建设 “职工之
家”中 从小事着 手，为 职工群
众分忧解难 ，在铁路建设工地
被传 为 美谈。下面 这 几 件 小
事，仅 仅是 该 区建家 活 动 中 的
三朵浪花 。

一副助 听 器
机修厂老工人 田 新 民 ，因

病双耳都聋 了 ，给生 活和工作
带来 很大 不便。厂工会了 解 到
买一副 助听 器 要花五 十二元 ，

让田 师 傅 自 己
买，他 因 负 担
重，眼下还拿不
出钱来。工会决
定用 困 难 补助款

给他解决 ，并 指定专 人陪 他去
北京选购。他戴上助听器 ，病
愈如初，激动地说：“疾病使
我与声音 十年隔 绝 ，工会为我
安上 了 耳朵”。

一只 棉 手套

三分 区八队职工郑更 申 在
工地放炮 ，不慎左手受伤 ，住
进了医院 。工会领导 到医院看
望他后，为 了使 他早 日 康复 ，
第二天 就做 了 一只棉手套。郑
更申 戴上手套后 说：“我 远 离
家乡 ，因工受伤 ，家属 想办而
办不 到的事 ，工会替我想了 ，
为我 办了。”

一个提 案

三处有百分之八十
的职工家居农村，且大
都正值中 年 ，上有老 ，
下有小 ，负 担 重。目
前，尚有不少职工需要
修房建屋 ，常为 资金 不
足犯愁。工会了 解到这

个情 况 ，年初 向 职代会
作为 提案提 出 ，决定 由
行政拨出 六万元作为 农

村职工建房的贷款，解
决了家 在农村职工的 问
题。　李 永 学

法庭内外

“市 委 书 记 的 侄 子 ”
阳春 三月 的 一天 ，

岐山 县某联营公 司采购
员薛某 和雷某给单位办
货时 ，结识 了 一个能 说会道的 后生曹红兵 。

闲谈中 ，他俩听说曹在宝鸡 烟厂工作过 ，便
想让曹 给他们搞些 “金 丝猴”香 烟 。曹红兵爽快
地答应 了下来：“搞一百箱有啥 问 题！”“这可是
紧俏 商品 ，你 能搞这么 多？”看到 张 、雷 二人将
信将 疑 ，曹还 说：“我姑父是宝鸡市委书 记 ，这
点小事还办不 了 ？他批一个 条 子 ，你要 多 少有 多
少。”

听说曹是市委 书记的 侄子 ，薛雷二人更是喜
出望外：“真太好 了 ，那 款该怎 么转？”曹 红兵
眼珠子一转：“当 然要现款，转帐可不行 。反正
按出厂价算，保 你俩赚一大笔钱。”俩人越听越
高兴 ，当下点 了点拿来的八千九百元现款 ，又有
点为难地说：“钱还差一些……”曹红兵贪婪地
看着这几捆 “大团结”，眯着眼睛说：“那一半

款让我姑家垫上 ，咱们
先把票开 了。”

次日 ，薛 、雷二 人跟
着曹红兵来到宝鸡环城路的 一幢大楼前 ，便放心
地让该背提着 巨 款上楼开票。分手时 ，曹还 约定 中
午十二点 在解放东 路办事处 门 口 碰头。但 薛 、雷二
人在约定地点 一直等 到 天黑 ，也没有见到 曹的 人
影。一天两天 ，山城的大 街小巷和旅馆几乎找遍
了，还是没有下落 。直到 第三天，两 位上 当 者灰心
丧气地 准 备 返 回本县时 ，却在长途 汽 车站发现正
向人群里钻的 曹红兵，立 即 将 其扭进 了 派 出所。

经公安部 门调 查 ，这个 冒充 “市 委 书 记 侄
子”的 曹 红兵 ，原来是风翔县米栏桥乡 农 民 ，今
年才十八岁 。在宝鸡 烟厂 当 临时工
时，就因有盗窃行 为而被厂里解除
合同 。最近 ，司 法 部 门 已经依法判
处曹 红兵有期徒刑两 年零六个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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